
07 灌肠疗法

出奇制胜
妙手回春

“那菌群促进剂呢？有没有配合着
一起使用？”李正坤问。

“也用过了……”张仁杰再次摇头。
李正坤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

的表情。抗生素无效，菌群促进剂也无
效，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有点棘手
了。眼下病人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采
用更温和的保守疗法，病人怕是等不及
了，但采用激进的疗法，病人的身体又
难以承受。

“倒是有一个速效的疗法，只

是……”李正坤的右手，不由自主地叉
在了腰上，然后缓缓踱步，这是他思考
时的习惯。足足两分钟后，他停下了脚
步：“灌肠疗法尝试过吗？”

张仁杰的脸上立刻露出为难之色，
要是一般的病人，肯定早就用了。可现
在，这种疗法怎么敢轻易尝试呢？

李正坤一看就明白了，他也知道张
仁杰的难处，但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
这个疗法最为可靠，也是此时最佳的治
疗方案：“病不讳医嘛，还是争取做一做
病人的工作吧！”

屋子里的医生都不说话了，谁敢
去做冯厅长的工作啊，能做通也不能
去做。

张仁杰的肩膀也是往回缩了缩：“灌
肠疗法确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只是……
这样吧，为稳妥起见，大家都议一议。”

“病情已很清楚，还要议什么！”李
正坤大为不满，向来他说的方案，那一
定就是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最好方案了，
没人敢质疑。“此刻病人就躺在床上，而
且病情很重，随时都有可能进一步恶
化，你们准备议到什么时候？要是耽误
了最佳治疗时间，谁来负这个责任？”李
正坤问。

屋内谁也没敢回应。
“你们要是觉得不好开口，我去跟

病人讲。”李正坤发了火。
正僵持着，特一号病房的门被推开

了，进来一人轻声说道：“省委方书记马

上就到，大家准备一下，方书记要听取
治疗方案汇报。”

自从冯玉琴住院后，方南国每天都
会来医院，但从不询问治疗上的事，他
怕因为自己的一些言行，影响医疗小组
的正常决定。可眼看冯玉琴一天不如
一天，方南国也坐不住了。

病房里，一群专家听说省委书记要
来，不由自主地屏气凝神站在那里，静
静等待着方南国的出现。

方南国是个雷厉风行的人，通报后
不到一分钟，他就走了进来，黝黑的国
字脸上生着两道浓眉，犹如两把利剑悬
在那里，非常威严。

看到陈高峰和医院的专家，方南国
的目光并没有多停留，只是点了一下
头：“辛苦各位了！”说完，他朝李正坤伸
出热情之手，“李主任，又见到您了。感
谢您亲自到荣城来给内人治病，辛苦
了，辛苦了！”

即便身为省委书记，方南国也不敢
轻易怠慢李正坤这样的人物，更何况自
己的夫人此刻还躺在床上等着人家去
救治呢。

李正坤客气地说：“这都是医者天
职，分内的事，谈不上辛苦！”

曾毅心里琢磨，省委书记都出现在
病房里，那躺在床上的病人，难道是省
委书记的夫人？

方南国很快切入正题：“李主任，病
情现在有结论了吗？”

“经过仔细检查和分析，已经基本
可以确定，病人患的是肠道菌群失调
症。”李正坤解释着，“简单来说，就是病
人肠道内的微生物比例失调，从而导致
正常的排泄功能发生紊乱。”

方南国微微颔首，像是认同了李主
任的结论：“好不好治？有没有行之有
效的治疗方案？”

“办法倒是有一个，也是我们认为
目前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李正
坤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下来。

方南国多少就猜到了几分，他鼓励
说：“病不讳医嘛，李主任不妨直说。”

李正坤虽说不怎么忌惮，但也不敢
真的把冯玉琴当成一个普通的患者来
对待。在说出方案前，他决定先铺垫一
番：“打个比方，如果说病人的肠道是一
片土壤，那么微生物就是生长在这片土
壤上的青草，病人现在的情况是青草全
都枯死掉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
接的办法，就是播种，重新给这片土壤
撒上草籽。”

方南国问：“播种？怎么一个播
种法？”

李正坤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如实
告之：“这个方法可能让病人难以接受，
因为它需要将健康人的粪便水，灌注到
病人的肠道内，借此来改善‘菌群失调’
的局面。”

（摘自《首席医官》 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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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痴情梅子12

传奇故事
跌宕起伏

当梅子第二轮磕头时，听到大殿
侧面传出念经声，开头几句她没有在
意，又听了几句，发现那是在吟诗，再
细听时，那诗句的内容正是她刚才焚
烧的用日文写就的情诗，用汉语表达
出来的意境，超出了她用日文所要表
达的思想情感。她忘记了磕头，浑身
颤抖，眼泪夺眶而出。泪眼蒙眬中她
朝诵经者望去，竟然发现，诵经者不是
别人，正是海严。

海严仍然闭着双眼，无动于衷，

诵完诗后他敲了一下木鱼。这响声
如同念咒，梅子一阵眩晕，瘫软在地。

与此同时，杨春跑进殿来，看到值
守的和尚，惊喜地叫道：“和尚哥，你在
这里，我找你了几圈儿都找不到。”说着
他低头一看，大声喊道：“梅子，你这是
咋了？”

杨春搀起梅子，梅子低声说：“他怎
么会日语？丢死人了！”

杨春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刚
才，杨春看大殿没几个人，就跑出去找
和尚哥，他也有自己的心事，没想一会
儿工夫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你让他过来！”梅子有气无力。
杨春朝海严喊：“你还念啥经！赶

紧过来！”
海严穿着夏季僧服，来到二人面

前：“两位施主有何吩咐？”
杨春抬腿踢了海严一脚，海严也不

避开，双手合十，一动不动。
梅子问海严：“你见我，你为什么不

吭声？”
“施主认为贫僧已死。”
“谁说你死了？”
“你把写的诗烧给贫僧，按说，只有

死人才能收悉。”
梅子稍愣，杨春偷笑，梅子气不打

一处来，抬腿踢了杨春一脚，杨春“哎
哟，哎哟”地叫着，把梅子推向海严，跑
出大殿。海严全没了那时英雄救美的
风采，他看着梅子扶也不是，不扶也不

是，只能兀自不动。两人对望着，彼此
似乎能听到对方的心跳。梅子泪眼迷
离，嘴唇翕动着，就那样痴痴地望着海
严，望着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心上人。

气氛有些尴尬。还是海严定力较
强，先清醒过来，说：“请梅子西殿说
话。”说完走了出来。

梅子跟着海严走进西殿，冲上去就
从后面抱住海严，一句“想死我了”说
完，眼泪如决堤之水。

海严转过身来，依然双手合十，看
着梅子，胸膛起伏着，梅子把海严双手
掰开，趁势钻进他的怀里，把头紧贴着
海严的胸膛，如痴如醉。

海严站着不动，胸膛起伏渐趋激
烈。稍倾，梅子抬起头，问：“你怎么会
日语？”

海严：“你怎么会汉语？”
“我和哥哥在日本读完小学后，都

被爷爷送到满洲上了中学。”
“我被父亲送到日本留学。”
“那你为什么回来？又为什么当

和尚？”
“因为……”海严表情严肃，“不因

为什么……”
两人正在卿卿我我时，杨春叫着

“和尚哥，我想……”闯了进来，看到这
一幕，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张张嘴，
只好说，“你们先忙着……”

“回来！有啥事，说！”海严厉声道。
“我想去赵沟看看赵玲。”杨春不情

愿地说，“我想请你帮我照顾一会儿梅
子，我去去就来。”

“去看赵玲？我也去！”海严说。
梅子回头问海严：“你也认识赵

玲？”
“他何止认识！他是赵玲的哥哥！”

杨春翻着眼说。
“真的？”梅子喜出望外，“那咱们一

起去吧？”
跑出一段路，到了八龙岭下，杨春

说：“咱不能空手去人家家里吧？你俩
等我一会儿！”话音未落，杨春从马背上
跳下来，顺着八龙岭山坡跑去，一会儿
就不见了身影。

梅子佩服得不得了：“真是一只
猴子！”

海严问：“你说什么？”
梅子回眸一笑：“我说古圣寺为什

么建在这山沟里？”
海严答：“那是因为这里风水好。

寺院对面有九个山头，像九条龙，寺院
所在的山头，像一只凤，那地方叫九龙
朝凤。”

“那为什么古圣寺对面山上的村子
叫牙庄？”

“那是八十老头啃石磙。”
“什么意思？”
“牙壮呗！”
梅子想了想：“你是在瞎说吧？”
（摘自《玉色瑗姿》 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